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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与
民族精神三题
姻高有鹏 王仁慧 刘晓霜 刘璨

黄克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

（metaphysica）汉译为“形而上学”，隐含
着一种不易察觉而后果堪忧的错觉；它
影响到汉语学界对中西哲学史的诠解
及对“形而上学”这一学域之要津的判
别。比勘中西“形而上”致思之主导趣
尚，从中探求某种当有而可祈的“形而
上学”形态，或是价值导向迷漾之当代
重建“形而上学”的蹊径所在。“道”是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最高而最具特色的
范畴，它在当下和未来依然有其承载终
极意趣上的价值导向的功能;矫正近代
以来关于“道”的理解的种种歧误固是
正本清源以接续先哲教化之要务，而将
愈加丰赡的诸种人文价值贯洽地辐辏
于“道”以弘益其内涵，则是由此开示一
种既具世界局量却亦不失民族个性的
形而上学的伟业。

———《“形而上”致思之中西考辨》，载
《哲学研究》，2018（11）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不仅是一种理论

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存在
性的先天内容。《告子上》第六、七、八章，被
称为孟子“论才三章”。其中所言之“才”，是
在“与人相近”的好恶之情上呈现人的“良
心”或“仁义之心”。良心以“好恶”迎拒事
物，必缘境而显现为当下性的种种“端”。孟
子举四端为例说明此“端”的逻辑内涵，但
所谓“端”，却并不局限于“四端”。人心诸

“端”既非某种预设性的现成天赋道德情
感，亦非某种由积习而成的经验性情感。

“端”是人心作为“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
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一种当场性和
缘构性的必然情态表现。它表明，人心不仅
在理性上具有对仁义诸道德规定之“同
然”，而且在情感实存上内在真实地拥有仁
义，具有实现善之先天的才具。故孟子所谓
性善，是一种具有存在必然性的本善，而非
仅具某种可能性的向善。

———《从论才三章看孟子的性善论》，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具有自主意图、只依赖小数据运作的

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并不会像有些
人所预估的那样，导致“机器奴役人类”的
局面出现，因为此类技术对于小数据的容
忍可以大大增加此类技术的潜在用户的数
量，并使得体现不同用户价值观的通用人
工智能系统大量出现。这样一来，具有不同
意图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彼此之间的对冲
效应，最终会使得任何一种具有特定意图
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都无法占据主宰地
位。相反，由于作为专用人工智能技术代表
的深度学习技术的运用在原则上就需要大
量数据的喂入，其对于民众隐私权的侵犯
就成为一种难以被全面遏制的常态，因此，
此类技术的发展在原则上就会加强一部分
技术权贵对于大多数民众的统治地位。

不过，要在通用人工智能系统里实现
对于意图的工程学建模，就需要我们在哲
学层面上首先厘清关于意图的种种哲学迷
思。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女哲学家安斯康的
意图理论是一个比较好的讨论起点。具体
而言，安斯康关于“意图是在欲望驱使下做
某事的理由”的观点，是可以在通用人工智
能的语境中被实现的，但是她关于信念与
意图之二元对立的观点，却在不少地方有
失偏颇。而“非公理化推理系统”（纳思系
统），则将为吸纳安斯康意图论的合理部分
提供相应的工程学手段。

———《如何设计具有自主意图的人工
智能体———一项基于安斯康“意图”哲学
的跨学科探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8（6）

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晚清的“屈辱—抗争”叙事框架中，

情感作为行动的逻辑起点推动历史的进
程。激烈的情感在士人政论特别是报馆文
学中获得反复表达后，制造且加剧了朝野
之间的结构性对立。晚清的有激之谈，展现
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历史逻辑。激烈的
情感表达最终促使在野战胜在朝，激进压
倒保守。晚清士大夫借助情感修辞塑造了
新的“感觉世界”。情感和思想一道改变了
中国的历史进程。

———《晚清的时艰与士人的情感表
达》，载《文学遗产》，2018（6）

刘培（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随着理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发展，地方

士绅阶层自觉恪守和发扬儒家人文化成
天下的使命，崇尚耕读生活，注重地方治
理，国家作为强权的象征悄然淡化，取而代
之的是家族、地方文化形象的加强。因此，
这一时期辞赋多表现家庭生活、地方风俗，
在精神内核上，地方意识凸显。这是理学政
治理念影响下的社会文化的一大转折。

当时的辞赋多描写淳美的地方官风和
太平盛世景象下的民情，赞美地方主政者
的儒家人格和精神气质，彰显其教化地方
取得的和谐和睦的社会氛围。辞赋不仅表
现地方上的科考“政绩”，还往往用一些矫
正补救的手段淡化科考隐含的博取功名富
贵的生活态度，如表现当地的孝悌之俗、隐
逸之风，等等。这是南宋理学政治下士绅阶
层对地方习尚规范和引领的文学表达。

———《人文化成: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
中地方意识的凸显》，载《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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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在西王母神话不断
的传承与变异中，民族精神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从最初的原始思维看待世界，到宗教思维
理解世界，再到科学地面对世界，人类不断在进
步。为满足现实需要，西王母神话、神话群及信仰
崇拜，也在不断被改写、建构。探究和理解西王母
神话，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王母神话群与
民族精神建构

神话表达了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人和社会三
者之间关系的探索与建构。西王母神话在我国神话
中有着重要地位。西王母神话与帝系神话、英雄神
话等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西王母在不同时代
具有不同形象、神职及神格，其神话群也跟随神话
本身的传承与变异不断地丰富。以神话群的观念，
去解读分析神话及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可以更好
地全面认识神话，建立神话体系。

“怪人怪神”西王母

西王母较早记录可见于《山海经》之中。西王
母“豹尾虎齿”“蓬发”“人面虎身”，充满了神秘与
不羁，具有原始宗教意义。至于“善啸”，《山海经》
中少有其他神或兽有如此的叫声，因此，“啸”是
西王母所特有的，表明了西王母同其他动物与神
的区别，表现了其独特性。

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充分彰显了西王母
的威严，“司天之厉及五残”，掌管着天历与刑杀。
笔者认为《山海经》中，可以看到西王母身上远古
部落的酋长和神话女王双重身份融合的痕迹，是
昆仑山之灵魂。而远古人民将这样的形象，融入
人形，“戴胜”，作为神来对待，这既表现了先民对
大自然的无知与敬畏，同时又表达了征服自然的
渴望。西王母形象已经开始凝聚了一定的社会力
量与宗教精神。

“人王”西王母

《山海经》中西王母较为独立，并没有与其他
神或人有社会活动。但在《穆天子传》中，详实地
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之会：

周穆王西游，拜见西王母，手执白色玉圭和
黑色的玉璧，献上精美丝绸，西王母欣然接受。在
西王母与穆天子的来往描述中，西王母开始剥落
原始狂野的面目，明确了性别、身份地位及地理
位置等细节性的要素，从“善啸”到相谈甚欢，被
赋予了人的情感色彩，从独立单一的神，开始被
建构为对偶神，表达了先民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
宗教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观，
西王母的神话元素进一步传承与变异，也为后面
的发展与传播奠定基调。

在《淮南子》中，记载：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
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与穆天子相会，掌握不死之药，后来不死药
被演化为“桃”，这些为仙化西王母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西王母拥有着永生的神性，并开始发展为
至上神，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有“不死之药”，
西王母的神职、神性，反映了早期人民古朴的生
死观念。

仙人西王母

如列维·布留尔所言，“起初靠神秘的共生和保
证这共生的仪式来实现的互渗，以后则是靠了与崇
拜的对象、真正的宗教的对象的结合，与祖先、神的
结合来获得。”随着社会集体发展、制度的确立与完
善、人类智力的发展，势必会推进神灵人格化。

执掌生死的西王母，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推崇
与发展，尤其在汉代民间得到了广泛拥护。西汉末
年，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艰苦，建平四年，发生了
大规模的流民运动———“行西王母诏筹”。

据《汉书》记载，这次规模宏大的流民运动，
波及二十六郡国。民众持稿或棷或筹，有的披发
赤脚，目的地是长安，目的是“祠西王母”，此次活
动主要是因为“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

汉代对西王母神话的勾勒，体系庞大而复
杂。西王母基本上脱离了原始的荒蛮形态，并
衍生了其他许多神话元素。在画像石构图中，西
王母大都处于上层，高高在上，表达了汉代上、
中、下三分神话宇宙观，天、地、人三元世界秩
序的建立。

西王母神话在流变中，变为长寿之神、生育
之神，具有更丰富的图腾崇拜，越来越实用化、功
利化，表达人民大众对生命的崇敬，面对现实苦
难寻找寄托，冲破枷锁，追求幸福的民族精神。

汉末，西王母被视为道教女神，具有至尊地
位。到明清时期，西王母被民俗化和世俗化。西
王母与玉皇大帝相结合，建立一套民间信仰体
系，宗教色彩越发浓烈，在一些神话群中，变身
成为一个拆散情侣的女神。在当代民间信仰中，
其依然被赋予祈福、求子、求学、保平安、祛灾祸
等神职。

结语

神话会随着政治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而演变，
从最初的原始神秘到慢慢世俗化、功利化，随着政
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王母神
话势必会有不同的书写，这也体现了自然力量与社
会力量的对立与统一。西王母的神秘色彩在不断地
被剥离，其神职也随着民族精神的建构及社会时代
的需求，从“司天之厉及五残”的一个“能够预知灾
难和死亡的神”到后来同时掌握“死亡”与“永生”、
生育、祛灾等的全能神，发生变化。西王母神话群蕴
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如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
勇敢、自强不息等，这些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西王母神话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经久
不衰的重要因素。 （王仁慧）

从历法改革与宗教改革两方面对颛顼绝地
天通事件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人文精神深入
阐释，指出伴随着绝地天通而诞生的人文精神有
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通过历法与宗教改革统
一了宗教信仰，增强了部落之间的凝聚力，有利
于农业文明的发展，推进了国家等复杂结构的形

成；另一方面，它终结了人与神之间平等的关系，
形成不可更改的等级关系，对人的思想、经济、行
为产生一定的禁锢，其中的功过是非需要我们在
整个历史长河中辩证看待。

颛顼绝地天通神话
的人文精神研究

颛顼在五帝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足迹
遍及东南西北各个族群地区，人们对他的评价也
褒贬不一。但人们一致同意的是，伴随着颛顼“绝
地天通”这样伟大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开始觉醒，而对于“绝地天通”，有人认为它是一
场历法改革，有人认为它是宗教革命，下面我们
就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进行分析。

“绝地天通”历法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绝地天通”一事散见于多处古籍中，其在《大
荒西经》中的记载明显可见与历法改革的关系。在
古时，日、木、山等都是天文测量的工具，而这些都
与颛顼大帝有着密切的关系。颛顼还发明了颛顼
历，在秦朝与汉初时得到普遍的使用，鉴于他对历
法的发展有如此大的贡献，因此又被称为历宗。

农业时期的历法改革与宗教革新有密切关系，
统治者依靠测天、祭天所得到的农时知识成为当时
人们的共祖，进而把神圣权完全垄断在自己手中，
普通百姓对掌握神圣权的首领、巫觋听之任之，作
为巫师王的首领所传达的观天之象，最初可能单纯
用于农时，后来渐渐发展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工具，转变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当普通百姓发
现自己成为资产时，统治者的特权、霸权已难以撼
动半分。

天文历法在其转换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它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指导农时，配合
部落发展，为以后的文明奠基；另一方面随着人
们对天文历法的信任，拥有天文历法话语权的
统治阶级利用神圣的包装开始对普通百姓进行
欺骗与压榨，多数神变成少数神，少数神又与特
权阶级相勾结，民众或者出于信任，或者出于恐
惧，最初只能接受。看似绝地天通之后，中国的
人文时代与人文精神开始到来，实则是一开始
就已经跑偏了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人文时代
再次来临，修正已步入极端的不平等观。

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上文言之，颛顼的历法改革就是宗教改革的
一部分，掌握了历法权也就掌握了祭祀权与特
权，但是绝地天通下的宗教改革又不仅仅是历法
改革，还包括神人分野、巫术改造、社会变革等多
方面的内容，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更可见绝地天通
的人文精神。且看具体分析。

绝地天通首见于《尚书·吕刑》，此则文献把绝
地天通的发生背景归结为南方部落蚩尤作乱、苗民
弗用灵，而绝地天通则类似一场华夏部落对南方部

落在宗教与文化上的改进与规训。
在绝地天通前，地方性宗教盛行，小神小鬼

层出不穷，适合小规模的氏族家庭制及以血缘
为纽带的城镇、村庄制。这一时间大致从旧石器
采集狩猎时代至早期农业社会时期，为了更有效
地管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出现了自下而上的
共识性权力机制，而在早期农业文明向农耕文明
过渡的时期，共识性权力让位给强制性权力，手
段之一便是通过宗教改革，使宗教权掌握在统治
阶级手中，地方性宗教让位于统治者接受与宣扬
的国教，统一的国教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
用，并证明了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继而又进一
步强化国教，于是，在如此互动循环中，农耕文
明的政权才一步步巩固。

虽然每个国家与地区发生的时间可能有所
出入，但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统一国教形成的
时间应为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与颛顼所在的龙
山时代相差不大，应属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
变事件，而绝地天通讲述的极有可能就是通过
宗教革命而导致的共识性权力向强制性权力的
转变，这无论是在发生时间的吻合上还是意义
的阐释上都是解释得通的。

颛顼年代是人神分野的关键年代，其以变
革、伪装后的宗教为手段，使历史开始朝向有利
于统治者的方向发展。所以颛顼一方面被当做人
文始祖，继黄帝之后，以宗教文化再一次统一各
部落联盟，开启人文精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也
抹杀了采集狩猎社会与早期农业文明时期平等、
敬畏观与天真烂漫的心理，隔绝了人神相通的途
径，使人类的情感、想象成为空白。

结语

颛顼作为人文始祖之一，其地位与作用在中
国上古史中不可忽视，绝地天通一事更是让他以
宗教主的身份一跃成为部落联盟的共祖。无论绝
地天通针对的是历法改革还是宗教改革，颛顼都
通过此一途径把历法权、祭祀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王权与神权开始相互利用勾结，人们开始由
神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人文精神由此发轫。人
文精神在这一改革中存在双面性质，一方面它有
利于统一思想，形成更复杂的城市、国家等复杂
结构应对更加复杂的现实本身；另一方面，它终
结了人与神之间平等的关系，形成不可更改的等
级关系，对人的思想、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禁
锢，即便是形成更复杂的结构，如若不加上绝地
天通前的平等敬畏观，也只是更加脆弱的复杂结
构，而如何修补如今这一脆弱的复杂性，正是重
拾上古神话信仰之根的绝佳理由 。 （刘晓霜）

炎帝神农时代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渔猎时
代到农耕时代的巨大跨越，中华民族在后来长期
的农耕文明之下，孕育了其独有的精神特质。因
此，由炎帝神农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和标志性意义。神农尝百草、创制农
耕工具、育民稼穑之术等神话叙述，使中华民族
务实创新、无私奉献、贵和尚中的可贵精神品质
得到突出的呈现，并作为集体的意识形态在后世
历史发展中得以延续和传承。

炎帝神农神话
民族精神探析

炎帝神农时代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其改变了神话时代完全依赖于渔猎
的生存形式，逐步跨入了农耕文明，而此后农耕
文明占据中华民族发展相当长的时期，成为孕育
民族精神的源头。

农耕时代背景下的务实创新精神

炎帝神农对于农耕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通过创制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二是育民
以稼穑之术，顺应自然规律，使作物达到最佳的
生存状态，从而获得食物的丰收。

由神农氏创制农耕工具所体现的民族创新
精神，是促进时代和文明发展的推动力。炎帝神
农尚处于新石器时期，其对于耒耜的发明开拓了
在农业领域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了上古社会由
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迅速迈进。

在神话的叙说中，神农从小便懂得了耕种的
技巧，然而仅仅依靠技巧只能提高劳动效率，真
正想要丰收，依然需要秉承务实的精神，“重实际
而黜玄想”的思想理念便是在农耕文明的不断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

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炎帝神农作为统治者，其心怀天下，为了维
护集体利益而舍弃个人的利益，有着无私奉献的
自我牺牲精神，在“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中表现尤
为突出。

此时，“公”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共同生
存意识的体现，并跟随氏族的发展传承下去，直
到私有制的出现才打破了原始社会的“天下为
公”形态，形成新的“公”的思想理念即天下为
王。炎帝神农“公”的思想精神可贵之处就在于
氏族社会完全的公有化、共存亡的利益关系使
得天下为公的精神更为纯粹，个人随着氏族的
强大而强大，共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加
深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纽带关系。公
共利益直接决定了个人利益，因而公的思想不
仅存在于首领神农氏的意识之中，在民众之中
也同样根深蒂固。

贵和尚中的人本精神

神农时期由于农业繁盛而使人民温饱富足，
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下，社会呈现出和谐的态
势，无争斗与战争，正是“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因
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下，初步形成了贵和
尚中的思想精神。此中的“和”包含两个层面：一
是与自然的融合，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

炎帝神农时期物质的富足促成社会的和谐
只是一方面，更为核心的内容莫过于其治国理
念所带来的思想精神内涵，炎帝神农治民的思
想精髓一如其对于农耕的理念，即尊崇自然、顺
应天性。

炎帝神农时期还未形成君权神授、天子为贵
的君权理念，依然是以氏族集团的形式存在，其
为民服务却对人民无所求，顺应民意不治为治，
初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品质。

立国精神的雏形

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是爱国精神，无论是勤
劳务实还是无私奉献、贵和尚中，其最终依然要
归结于国家层面。梁启超曾经说：“天下岂有无魂
之国哉？”可见国家存亡的核心在于民众心中的
国魂精神，炎帝神农时代虽然尚未出现国家的形
态，却已经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并初具立国精
神的雏形。

炎帝神农继伏羲之后成为了火神，火的出现
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飞跃，代表着光明，烹制熟食
改变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刀耕火种更是提
高了生产力。与火相对应的就是太阳，在古代的
图腾中，太阳与火常以共存的形式出现，太阳是
能源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炎帝在记载中也
有着太阳之神的称号。《白虎通义》云：“其帝炎
帝者，太阳也。”太阳神之于发展农耕文明的炎
帝神农时代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神仙信仰，农业
的发展离不开太阳东升西落、日夜交替、四季变
换的规律，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使得人们对太
阳产生敬畏之情，因而太阳崇拜成为农耕部落
的主体信仰。炎帝火神与太阳神的形象相伴而
生，火的形态体现出一种凝聚力，将能量、信仰
杂糅在一起，太阳也呈现出一种凝聚力，万事万
物都要依靠太阳来生存，而这种共同的凝聚力
就是国家精神的雏形。

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氏族发展，
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结合之后开始了征战，《史
记》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因而
华夏民族是与多民族交融的结果，炎帝与黄帝
建立的华夏民族将戎族、狄族、夷族等民族集合
在一起，构成了多元化的民族系统。这种多民族
的凝聚力就是形成国家形态强有力的趋势，正
如炎帝火神、太阳神的形象，是一种向心力，也
即是立国之精神。

此外，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农耕文
明，也是以农立国的典型，炎帝神农所开启的农
耕文明即是立国的源头。因此，农耕文明的发生
发展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也就成为了华夏文明
立国精神的基础。

炎帝神农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具有其鲜
明的时代性，在农耕文明的关键转折期和发展
期，勤劳务实、无私奉献、天下为公、贵和尚中的
精神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富强壮大的主体，其
之于现在也依然有着宝贵的价值。立国精神的萌
芽更是为此后国家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
想基础，炎帝神农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立具有
深远的影响。 （刘璨）

（高有鹏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仁
慧、刘晓霜、刘璨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此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
遗产问题研究》（16BZW110）阶段性成果，上海市
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华创世神话文化图系》
（2017WSH002）阶段性成果）

学术速递

20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个案或专题研究，成就最突出者首
推神话，或曰，这与神话作为民族古老的记忆的特殊性有关。

中国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神话
传说的记忆和流传并不简单是故事式的流传，它还包含了我们
这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总结，尤其对
自己精神品格的认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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